
開放文學  -- 諷刺警世  -- 廿載繁華夢
第十九回  對繡衣桂尼哭佛殿　竊金珠田姐逮公堂

　　話說自六姐往香港，租定重慶戲院隔壁的大宅子，回過馬氏，就趕緊遷居，仍留二房在羊城居住。一面致囑令人在省城好尋屋

宇，以便回城。因姓周的物業，這時多在省中，況許多親串及富貴人家，都在省城內來往慣的，自然捨不得羊城地面。怎奈目前難

以覓得這般大宅，故要權往香港。就是在香港住了，亦要在羊城留個所在，好便常常來往。　　二房聽囑，自然不敢怠慢，馬氏就

打點起程。是日又是車馬盈門，要來送行的，如李慶年的繼室、周少西的大娘子、潘家、陳家的金蘭姊妹，不能勝數。先由駱管家

著人到船上定了房位，行李大小，約三十餘件，先押到船上去了。馬氏向眾人辭別，即攜同兩女一兒，分登了轎子。六姐和寶蟬跟

定轎後，大小丫環一概隨行。送行的在後面，又是十來頂轎子，擠擠擁擁，一齊跑出城外。待馬氏一干人登了汽船，然後送行的各

自回去，不在話下。

　　且說馬氏一程來了香港，登岸後，由六姐引路，先到了新居。因這會是初次進伙，雖在白日，自然提著燈籠進去，說幾句吉祥

話，道是進伙大吉，一路光明。有什麼忌諱的，都囑咐下人，不許妄說一句。及馬氏下轎進門時，又一連放了些炮竹。馬氏進去之

後，坐猶未暖，王氏春桂已帶了一干人過來，問候請安。馬氏略坐一會，就把這所宅子看過了，果然好寬曠的所在，雖比不上在東

橫街的舊府，只是綠牖珠櫺，粉牆錦幕，這一所西式屋宇，還覺開暢。馬氏看罷，就對六姐說道：「這等宅子，倒不用十分改作，

只須將窗櫺牆壁從新粉飾，大門外更要裝潢裝潢，也就罷了。」說了幾句，再登樓上一望，果然好一座戲院，宛在目前，管弦音

韻，生旦唱情，總聽得瞭亮。心中自是歡喜，不覺又向六姐歎息道：「這裡好是好了，只是能聽得唱戲，究不能看得演戲，畢竟是

美中不足。我這裡還有一個計較，就在樓上多開一個窗子，和戲院的窗子相對，哪怕看不得戲？這樣就算是我們府裡的戲台了。」

王春桂道：「人家的戲院，是花著本錢的，哪裡任人討便宜？任你怎麼設法，怕院主把窗門關閉了，你看得什麼來？」馬氏道：

「你可是瘋了！他們花著本錢，自然要些利。我月中送回銀子把過他，哪怕他不從？」六姐道：「夫人也說得是，古人說得好，

『有錢使得鬼推車』，難道院主就見錢不要的不成？就依夫人說，乾去便是。」

　　馬氏聽了，就喚駱管家上來，著人到重慶戲院，找尋院主說項。這自然沒有不妥的，說明每月給回院主四十塊銀子。馬氏即令

人將樓上開了窗門，作為聽戲的座位。又在樓上設一張炕子，好作抽洋膏子之時，使睡在炕上，就能聽戲。那院主得馬氏月中幫助

數十塊錢使用，自然把旁邊窗門打開，並附近窗前，都不設座位，免至遮得馬氏聽戲。果然數天之內，屋內也粉飾得停當，又把門

面改得裝潢，樓上倒修築妥了。

　　過了數天，只見駱管家來回道：「由此再上一條街道，那地方名喚堅道的，有一所大宅子，招人承買。那一帶地方，全是富貴

人家居住，屋裡面大得很，門面又很過得去，像夫人的人家，住在那裡，才算是有體面。」馬氏道：「你也說得是。昨兒接得周大

人回信，這幾個月內，就要滿任回來。那時節官場來往的多，若不是有這些門戶，怎受得車來馬往？但不知要給價銀多少，才能買

得？」駱管家道：「香港的屋價，比不得羊城。想這間宅子，盡值六七萬銀子上下。」馬氏道：「你只管和他說，若是好的，銀子

多少沒打緊。一來要屋子有些門面，二來住了得個平安，也就好了。」駱管家答個「是」，早辭下去了。

　　次日，只見守門的來回道：「門外有位尼姑，道是由省城來的，他說要與夫人相見。」馬氏聽了，早知道是容尼，就令人接進

裡面坐下。容尼道：「前兒夫人來港，我們因進城內做好事，因此未有到府上送行，夫人休怪。」馬氏道：「怎麼說？師傅是出家

人，足跡不到凡塵裡，便是師傅來送，我也如何當得起？今兒因什麼事，來香港幹什麼？」容尼道：「是陳家做功德，請我們唸

經，要明天才是吉日，方好開壇，故此來拜謁夫人。」馬氏道：「沒事就過來談罷，我不知怎地緣故，見了師傅來，就捨不得師傅

去，想是前世與佛有緣的了。」容尼道：「凡出家人，倒要與佛門有些緣分，方能出家。我昨兒聽得一事，本不欲對夫人說，只夫

人若容我說時，就不宜怪我。」馬氏道：「有什麼好笑事，說來好給我們笑笑，怎地要怪起你來？」容尼道：「我前兩天在城內，

和人家做好事時，還有兩間庵子的尼姑，同一塊兒念經。有一位是喚做靜堅，是新剃度的中年出家人，談起貴府的事，他還熟得

很，我就起了思疑。我問他有什麼緣故，他只是不說。他還有一個師傅喚做明光，這時節我就暗地裡向他師傅問個底細。那明光

道：『周大人總對他不住，他就看破了世情，落到空門去。』夫人試想：這個是什麼人？」馬氏聽了，想了想才說道：「此事我不

知道，難道大人在外尋風玩月，就鬧到庵堂裡不成？」

　　正說話間，忽王氏春桂自外來，直進裡面，見了馬氏，先見禮，後說道：「今兒來與夫人請安，晚上好在這裡樓上聽戲。」馬

氏也笑道：「我只道有心來問候我，原來為著聽戲才到來的。」說了，大家笑起來。春桂見有個尼姑在座，就與他見禮。馬氏猛省

起來，就把容尼的話對春桂說知，問他還有知得來歷的沒有。春桂一想道：「我明白了，這人可是年紀二十上下的？」容尼道：

「正是。面貌清秀，還加上一點白，是我佛門中罕見的。」春桂道：「可不是呢！他從前在這裡一間娼寮，叫什麼錦繡堂，喚做桂

妹的，他本意要隨姓張的脫籍，後來周大人用了五千銀子買了回來，不過數月間，妾又進來了。他見周大人當時已有了五七房姬

妾，還怕後來不知再多幾房，故此托稱來這裡聽戲，就乘機上了省，削髮為尼。這時隔今盡有數年了，如何又說起來？」容尼聽

罷，再把和桂妹相遇的原因，說了一遍。馬氏道：「原來如此，看將來這都是周大人的不是。他向在青樓上是風流慣的了，若不要

他，當初就不合帶他回來。今落到空門裡，難為他捱這般清淨。」容尼道：「夫人說的是，虧你還有這點心，待我回城時見著他，

好把夫人的話對他說。」馬氏道：「可不是呢，他沒睛子浪跟著回了來，今兒還要他捱著苦去，故今年氣運就不住了。」容尼點頭

稱是。

　　過了數日，容尼完了功德，果然回城後，就往找尋桂妹。桂妹見容尼來得詫異，讓坐後，就問他來意。容尼把馬氏上項的話，

說了一遍，並勸他還俗。桂妹聽了，想了想才答道：「是便是了，只當初星士說我向兒生得不好，除是出家，才擋了災。我只管捱

一時過一時也罷了。」容尼見他如此說，只自言自語的說道：「可惜落到這樣人家，繁華富貴，享的不盡，沒來由卻要這樣。」說

了，桂妹只是不答。少頃容尼辭出。

　　到了夜分，這時正是二月中旬，桂妹在禪房裡捲起窗簾一望，只見明月當中，金風颯颯，玉露零零，四無人聲，好不清淨。想

起當初在青樓時，本意隨著張郎去，奈姓周的偏拿著銀子來壓人，若不然就不至流落到這裡。想到此情，已不禁長嗟短歎。又怨自

己既到周家裡，古人說得好，「女為悅己者容」，就不該賭一時之氣，逃了出來。舍了文繡，穿兩件青衣﹔謝卻膏梁，捱兩碗淡

飯。況且自己只是二十來歲的人，不知捱到幾時，才得老去？想來更自苦楚。忽然撲的一聲，禪堂上響動起來，不知有什麼緣故，

便移步轉過來看看。到了台階花砌之下，卻自不敢進去，就思疑是賊子來了，好半晌動也不動。久之沒點聲息，欲呼人一同來看，

只更深夜靜，各尼倒熟睡去了，便拚著膽兒進去。這時禪堂上殘燈半明不滅，就剔起燈來，瞧了一瞧，是個齋魚跌在地上，好生詫

異。想是豬兒逐鼠子撞跌的，可無疑了。隨將齋魚放回案上，轉出來，覺自己不知怎地緣故，衣襪也全濕了。想了一回，才醒起方

才立在台階時，料然露水滴下來的。急的轉回房裡，要拿衣穿換，忽見房門大開，細想自己去時，早將門掩上，如何又開起來？這

時倒不暇計較，忙開了箱子，不覺嚇了一跳，原來箱子裡不知何故，那繡衣及衣服全失去了。想了又想，可是姓張的這一個，還是

姓李的那一個沒良心盜了我的不成？此時心上更加愁悶，又撫身上衣裳，早濕遍了，就躺在牀上，哪裡睡得著？左思右想，自忖當

時不逃出來，不至有今日光景。又憶起日間容尼的說話，早不免掉下淚來。況且這會失了衣裳，實在對人說不得的。哭了一會子，

就朦朧睡去。忽然見周庸祐回來，自己告以失衣之事。周庸祐應允自己造過，並允不再聲張。桂妹狂嗟之極，不覺醒轉來，竟沒點

人聲，只見月由窗外照著房裡，卻是南柯一夢。回憶夢中光景，愈加大哭起來。是夜總不曾合眼。

　　次早日影高了才起來，身子覺有些疲倦。滿望容尼再來，向他商量一筆銀子，好置過衣裳，免對師傅說。誰想候了兩天，才見



容尼進來，還未坐下，早說道：「你可知得沒有，原來周大人已滿任回來了，前天已到了香港。我若到港時，就對馬夫人說，好迎

你回去罷。」桂尼道：「這是後話，目前不便說了。便是馬夫人現在應允，總怕自己後來要嘔氣。負氣出來，又屈身回去，說也說

不響的。」說罷，又復哭起來，似還有欲說不說的光景。容尼著實問他因甚緣故，要哭得這樣？桂尼這時才把失去衣裳的事說知，

並說不敢告知師傅，要備銀子再買。容尼道：「備銀子是小事，哪有使不得。只不如回家去，究竟安樂些兒。你又沒睛子，不識好

歹，這些衣裳，還被人算了去。今馬夫人是痛你的，還勝在這裡捱得慌。」桂尼道：「俗語說得好：『出家容易歸家難。』你別說

謊，馬夫人見氣運不好，發了點慈心，怕常見面時，就似眼兒裡有了釘刺了。周大人是沒主鬼，你休多說罷。」容尼道：「出家還

俗萬千千，聽不聽由得你，我把你意思回覆馬夫人便是。」說了要去，桂尼又央容尼借銀子，並道：「你借了，我可向周大人索回

這筆數，當時周府題助這裡香資便是。」容尼不便強推，就在身上拿來廿來塊銀子，遞過桂尼手上去，即辭了出來，自然要把此事

回知馬氏。

　　馬氏這時不甚介意，只這時自周庸祐回來，周府裡又有一番氣象。周庸祐一連幾天，都是出門拜客，亦有許多到門拜候的。因

是一個大富紳，又是一個官家，哪個不來巴結？倒弄得車馬盈門，奔走不暇。

　　偏是當時香港疫症流行，王春桂住的士丹利街，每天差不多有三幾人死去，就是馬氏住的左右，也不甚平靖。因此周庸祐先買

了前兒說過的堅道的大屋子，給與馬氏居住﹔又將春桂遷往海旁囗記號的樓上，因附近海旁還易吸些空氣。況囗記字號的生意，是

個辦館，供給船上伙食的。那東主姓梁字早田，是自己好朋友，樓上地方又很多。只是生意場中，住眷總有些不便。其中就有位僱

用的小廝名喚陳健，生出一件事來。

　　因周庸祐在上海買了兩名妓女，除在京將金小寶進與翰林江超，餘外一名，即作第九房姬妾，姓金名喚小霞，也帶著隨任。這

時滿任而歸，連香屏和他都帶了回來。除香屏另居別宅，其餘都和春桂一塊兒居住。那小廝陳健年方十七歲，生得面如傅粉，唇若

徐朱，平時服役，凡穿房入屋都慣了。周庸祐為人，平時不大管理家事，大事由管家辦理，小事就由各房姬妾著家僮僕婦辦理而

已。

　　這時又有一位梳傭，喚做田姐，本大良人氏，受周家僱用，掌理第九房姨太太的梳妝，或跟隨出入，及打點房中各事，倒不能

細述。那田姐年紀約廿五六歲，九姨太實在喜歡他，雖然是個梳傭，實在像玉樹金蘭，作姊妹一般看待了。那小廝陳健，生性本是

奸狡，見田姐有權，常在田姐跟前獻過多少慇懃，已非一日。陳健就認田姐作契母，田姐也認陳健作乾兒，外內固是子母相稱，裡

面就設誓全始全終，永不相背的了。且周庸祐既然不甚管理家事，故九姨太的家務，一應落在田姐的手上。那田姐的一點心，要照

顧陳健，自然在九姨太跟前要抬舉他，故此九姨太也看上陳健了。

　　自古道：「尾大不掉，熱極生風。」那九姨太與田姐及陳健，既打做一團，所有一切行為，家裡人統通知得，只瞞著周庸祐一

人。那一日，田姐對九姨太金小霞說道：「陳健那人生得這般伶俐，性情也好，品貌也好，不如籌些本錢把過他，好乾營生，才不

枉他一世。」九姨太點頭稱是。次日，陳健正在九姨太跟前，九姨太便問他懂得什麼生理。陳健聽說，就如口角春風，說得天花亂

墜，差不多恨天無柱，恨地無環，方是他於營生的手段。九姨太好不歡喜，便與田姐商量，要謀注本錢，好栽培陳健。田姐道：

「九姨太若是照顧他，有怎麼難處？」九姨太道：「怎麼說？我從前跟著大人到任，手上雖賺得幾塊錢，也不過是珠寶鑽石的物

件，現銀也不大多。自周大人回來，天天在馬夫人那裡，或在三姨太的宅子，來這裡不過一刻半刻，哪容易賺得錢來？」田姐道：

「你既然有這點心事，就遲三五天也不打緊。」九姨太答個「是」。自此田姐就教陳健喚九姨太做姨娘，就像親上加親，比從前又

不同了。

　　過了數天，九姨太就和田姐計較，好拿些珠寶鑽石及金器首飾，變些銀子，與陳健作資本。田姐自然沒有不贊成的了，果然拿

了出來，統共約值五萬銀子上下，著陳健拿往典肆。田姐又一同跟了出來，都教陳健托稱要做煤炭生意，實則無論典得多少，田姐

卻與陳健均分。田姐又應允唆九姨太匆將此事對周大人說，免至泄漏出來。

　　二人計議既定，同往典肆。怎想香港是個法律所在，凡典肆中人，見典物的來得奇異，也有權盤問，且要報明某街某號門牌，

典當人某名某姓的。當下陳健直進典肆，田姐也在門外等候。那司當見陳健是小廝裝束，忽然拿了價值數萬銀子的物件來，早生了

疑心，便對陳健說道：「香港規則，男子不合典當女子物件。你這些貴重物，究從哪裡得來？」陳健聽說，不覺面色一變，自忖不

好說出主人名字，只怎樣說才好？想來想去，只是答不出。偏又事有湊巧，正有暗差進那典肆來查察失物，見司當人盤問陳健，那

暗差便向陳健更加盤問一回，並說道：「若不說時，就要捉將官裡去了。」陳健早慌到了不得，正是：

　　　　世情多被私情誤，失意原從得意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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